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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、佛、道三家之学均贵践履实修，各有其当真解决的实

在问题，非徒口耳三寸之间的事。

人类的智慧虽高，但此智慧确恒在生命所役使之下向外

活动。只有东方古人却把它收回来还用诸其身，使生命成为

智慧的，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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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学说之重光
?

今天开孔子诞辰纪念会，按中央规定的典礼节目，有

孔子学说一项，现在由我来讲。

我常同大家说：中国近百年来遭遇一种不同的西洋

文化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打击，让我们历久不变的文化发

生变化，显出动摇。大家又都知道孔子在中国文化上的

地位关系，所以中国文化受打击，发生动摇，当然亦就是

孔子学说的受打击发生动摇。此时孔子之被怀疑，是应

有的现象，是不可少的事情。大概是应当这样子，不怀疑

不行；只有在怀疑之后，重新认识，重新找回来才行。我

曾告大家说中国民族精神，必须在唾弃脱失之后，再慢慢

重新认识，重新找回来；他必不能是传统的传下来！因为

传统已全无用处。可是重新认识，重新找回，很不容易！

不能仍然敷陈旧说。几时是孔子学说重光的时候，我们

不敢说。在眼前很明白的还是一个晦涩的时候，怀疑的

空气仍然浓厚。

我曾经努力这个工作———即对于孔子学说的重新认

识，把晦暗的孔子重新发扬光大，重新透露其真面目。这

个工作，依我所见，大概需要两面功夫。一面是心理学的

功夫，从现代科学路子，研究生物学、生理学、心理学，这

 员怨猿源年的一次讲话。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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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样追求上去，对人类心理有一个认识；认识了人到底是怎

么回事，然后才能发挥孔子的思想。如无这面功夫，则孔

子思想得不到发挥。因为孔子学说原是从他对人类心理

的一种认识而来。孔子认识了人，才讲出许多关于人的

道理。他说了许多话都是关于人事的，或人类行为的；那

些话，如果里面有道理，一定包含对于人类心理的认识。

对于人类心理的认识，是他一切话与一切道理的最后根

据。所以心理学的研究是重新认识孔子学说，重新发挥

孔子思想，顶必要的一面功夫。还有一面，是对于中国的

古籍，或关于孔子的书，要有方法的作一番整理功夫。我

们现在无法再与孔子见面，所可凭借参考的，除了传下来

的古籍，更有何物？所以要想重新认识孔子，古籍的整理

功夫，亦是很必要的。可是从来想发挥孔子思想学说的

人很多，似乎都欠方法，很容易落于从其主观的演绎，拿

孔子的一句话、一个意思、一个道理去讲明发挥孔子的思

想，而没能够有方法的来发现孔子的真面目。仿佛前人

大都有此缺欠。所以孔子学说的发挥解释可以千百其途

径；一个人有一个说法，一百人有一百个说法，一千人有

一千个说法。同是孔子的一句话，我可以这样讲，你可以

那样讲。讲孔子学说的人越多，孔子的真意思越寻不出。

为什么越讲越分歧，越讲越晦暗呢？就在没有方法。自

孔子以后，到现在很多年代，代代都有想讲明孔子学说的

人，都自以为是遵奉孔子学说的人。可是遵奉的人越多，

越加分歧，讲明的人越多，越加晦暗。今后如果仍然如此

下去，岂不更没办法！所以我们现在要想讲明孔子，不能

重蹈前辙，必须有方法的去清理一遍才行。当我们作这

个功夫，不要忙着往高深处讲，宁可有一个粗浅的意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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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粗浅的意思是确定的，明了的，不可摇移的，大家公

认的，就要胜过含混疑似两可难定的高深之见！从粗浅

起手，步步踏实向前走，不定准的话不说，说了便确定无

疑；如此踏实确定地走向深处，庶可清理出一点头绪来，

发现孔子的真面目。现在总起来说：大概必须得有这两

面：一面作认识人类心理的心理学功夫，一面作有方法的

清理古籍的功夫，然后才能对孔子学说重新认识。

今天所要讲的是偏于后一面，即从粗浅的地方脚踏

实地地来确定孔子是怎么回事。现在所讲的仍是好多年

前———民国十二年———在北京大学讲过的。当我们研究

孔子思想学说，首先应问，孔子毕生致力研究的到底是一

种什么学问？虽然大家都知道孔子的学问很多，许多人

称赞孔子博学多能，当然是事实；可是他一定不单是博学

多能。他的真正长处不一定在博、在多，假定孔子有一百

样才能，一百样学问，那么，现有一百个专家亦不能及得

孔子么？恐怕孔子有他一个毕生致力用心所在的学问，

为他种种学问的根本。我们如此追问下去，就发现孔子

毕生致力用心所在的学问，不是现在所有的学问。虽然

现代世界学术很发达，大学专门的科学很繁多，可是统同

没有孔子研究的那一门学问，并且给他安不上一个名词

来。很显而易见的，孔子研究的学问，不是物理化学或植

物动物———不是自然科学；恐怕不单不是自然科学，并且

亦非社会科学。孔子学说固亦包含类属社会科学的政治

教育乃至其他种种的道理，但孔子毕生真正致力并不在

此。也许有人要说孔子学问是哲学，我说孔子学说不单

不是自然科学，社会科学，并且亦不是哲学。哲学一名词

本非中国所固有，是从西洋外来的；如果哲学内容是像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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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洋所讲的那样子，则孔子学说可以断定亦非哲学。例如

西洋哲学中有所谓唯心论，唯物论，一元论，二元论，人生

观，宇宙观，本体论，认识论，机械论，目的论⋯⋯孔子学

说全然不是这一套复杂细密分析系统的理论玩艺。如此

看来，孔子学说很难安上一个名词；在事实上所有世界的

专门大学很难找到有这样的学科。那么，孔子的学问究

竟是什么呢？我们根据比较可靠的古籍《论语》，来看孔

子毕生致力用心所在的学问是什么，拿其中许多条来参

考勘对，比较研究。我们发现最显著的一条：“吾十有五

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

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”这是孔子自己说明他自

己的话。我们要想明白孔子，这一条很有关系，很可帮助

我们知道他。但这些话的内容是什么呢？“吾十有五而

志于学”，志什么学呢？话很浑括，很难明白。“三十而

立”，文字怎样讲呢？很不好讲。“四十而不惑”，不惑的

究竟是什么？对什么不惑？不惑两字仿佛会讲，大概就

是不糊涂吧！但其内容究是什么，则非吾人所可得知。

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，什么是天命？什么是知天命？亦不好

乱猜。“六十而耳顺”，耳顺是一种什么境界？更不可

知。“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”，就字面说似乎好讲，可

是事实上更不好懂，因这是他学问造诣的顶点，是从志学

⋯⋯耳顺等等而来，对于那些我们尚且不懂，如何能懂得

他七十岁时的进境呢？所以我们不愿随便去讲古人的

话，不愿往深奥高明里去探求。我们只注意这些话是孔

子自己诉说他自己学问的进境与次第，至其内容如何，我

们不愿乱猜。在前人亦许就要讲了，什么是不惑，什么是

知天命，什么是耳顺，什么是从心所欲不逾矩。前人都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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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个解释给你。而我们则暂且留着不讲，先从粗浅处

来看。这些话所讲的大概不是物理学、化学，乃至政治

学、教育学吧？甚至亦不是哲学吧？哲学不像是这样。

这些怎能是哲学呢？他仿佛是说他自己，说他自己的生

活，说他自己的生命，说他自己这个人。仿佛可以说，他

由少到老，从十五到七十，所致力用心的就是关乎他自己

个人的一生。我们隐约地见出他是了解他自己而对自己

有办法。照我所体会，他的学问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，自

己对自己有办法；而不是要自己不了解自己，自己对自己

没办法。比如他说“不惑”、“耳顺”、“从心所欲不逾

矩”，内容固然不好懂，可是我们隐约看出，到那时候，他

的心里当很通达，自己很有办法，自己不跟自己打架。平

常人都是自己跟自己打架，自己管不了自己，自己拿自己

没办法。而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，自己生活很顺适，自己

对自己很有办法。这个意思我们可以体会得到，不是随

便乱猜或妄说的。孔子毕生致力就在让他自己生活顺适

通达，嘹亮清楚；平常人都跟自己闹别扭，孔子则完全没

有。这种学问究竟是什么学问，安一个什么名词才好呢？

恐怕遍找现代世界所有大学、研究院，学术分科的名词，

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给他安上。孔子毕生所研究的，的

确不是旁的而明明就是他自己；不得已而为之名，或可叫

做“自己学”。这种自己学，虽然现代世界学术很发达，

可是还没有。这就是我们从《论语》上得到关于孔子学

说的一点消息。现在再举《论语》一章可以帮助明白这

个意思。“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，孔子对曰：‘有颜回者

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，不幸短命死矣！今也则亡，未闻好

学者也。’”孔子最好最心爱的学生是颜回，而颜回最大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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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的本领最值得孔子夸奖赞叹的就在“不迁怒，不贰过”。

究竟“不迁怒，不贰过”如何讲，我们不懂，暂且不去讲

明；但可以知道的一定不是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或哲学。

从这两句话，又可证实上面发现的消息：大概“不迁怒，

不贰过”是说颜回生活上的事情。还是我们上面所说：

研究他自己，了解他自己，对自己有办法。“不迁怒，不

贰过”，大概就是不跟自己闹别扭，自己对自己有办法。

孔子学问是什么，于此似乎又得到一个证明。从学生可

以知道先生，从弟子可以知道老师，最好的学生就是最像

老师的学生。譬如木匠的好学生就是会作木工活的，裁

缝的好学生就是最会缝衣服的。而孔子的好学生，没有

旁的本领，是“不迁怒，不贰过”，则老师的学问是什么，

亦可从而知之了。现在结束这面的话；我们要想讲明古

人的学问必须注意方法，不能随便往高深处讲。说句笑

话，我不是孔子颜子；即使是孔子颜子，我才四十二岁，如

何能知道孔子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

界呢！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从粗浅易见的地方来确定孔子

的学问是什么。虽属粗浅，可是明白确定；明白确定，就

了不得！比方孔子学问很古怪，不是这个，不是那个，说

来说去都是说“他自己”；我们确定孔子学问是如此。意

思虽很粗浅，可是很明白，很确定，可以为大家承认，毫无

疑问，无可再假。我们如果这样一步踏实一步，一步确定

一步，慢慢走向高明深远处，则孔子的真面目亦可被我们

清理出来重新认识。

这是关于整理古籍方法一面的话；底下转回来讲孔

子的学问。

孔子的学问是最大的学问，最根本的学问。———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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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他自己，对他自己有办法，是最大最根本的学问，我们

想认识人类，人是怎么回事，一定要从认识自己入手。凡

对自己心理无所体认的人，一定不能体认旁人的心理；因

为体认旁人心理无非以我度他，了解旁人必须先了解自

己。我随便举一个例，如吃辣子，看见旁人张嘴作态，我

就明白那是感觉辣的表现；我何以能知道？就在我曾经

有过那样的经验，从我自己的经验可以推度旁人。不然，

我对旁人的心理就无法知道。所以要想认识人类必须从

认识自己入手；只有深彻地了解自己，才能了解人类。而

了解人类则是很了不起的学问；因社会上翻来覆去无非

人事，而学问呢，亦多关人事。如历史、政治、教育、经济、

军事，都是研究人事的学问。所以明白了人，不啻明白了

一切学问；明白了人类心理，能作的事就太多了。他可以

办教育，开工厂，干政治，可以当军事官，带兵，因这些无

非是人事啊！可是孔子学问之大远不在此，虽然对于人

类心理的认识，是一切学问知识的最后根据，不过这仍为

一种知识学问，孔子的伟大尚不在此。

孔子学说的真价值，就在他自己对自己有办法，用他

自己的话说，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。自己对自己有办法，

亦就是自己不跟自己打架，自己不跟自己闹别扭。所谓

自己对自己有办法，其实尚是我们解释他的话，在他自己

无所谓有办法无办法，只是他的生命很圆满，他自己的生

活很顺适而已！此即孔子学说真价值所在。申言之，所

有办法皆从了解来，因为一切学问都包含两面：一面是对

其研究对象的了解，一面是对其研究对象的有办法；而办

法则从了解来。办法是偏乎应用一面，了解是纯粹研究

的功夫。如果对于人类心理有认识有办法，那一定是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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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深彻的了解个人自己起；了解自己与对自己有办法，是丝

毫离不开的。如对自己没办法即不能对自己有了解，对

自己无了解亦不会对自己有办法。反之，有一点了解即

有一点办法，有一点办法亦有一点了解。愈了解自己便

愈对自己有办法，愈对自己有办法便愈了解自己；所以办

法与了解是一回事的两面，即了解即办法，完全离不开。

这是一种最亲切最有用的学问。

现在的西洋人，我敢断定，将要失败。我更说一句

话，现在的西洋人要失败在中国人面前。“为什么？”大

家一定会诧怪发问。就是因为西洋人对什么都了解都有

办法：天上的电，地下的矿，山上的草木无不了解；上穷天

际，下极地层，都有办法。西洋人对一切都考查研究过，

一切都明白都有办法。可是他就差了一点，少回来了解

他自己，体认他自己，所以对自己没有办法。西洋人诚然

发达了许多学术，不过对自己尚没有顶亲切而有用的学

问。他对物的问题算有解决，而对自己则无办法。这就

是我说西洋人非失败不可的原因。中国人占一个便宜，

即他一向受孔子的启发与领导，曾在了解自己的学问上

用过心。我在《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》一书中

有几句话与刚才说的意思相关系，大家可以用心去想：

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有其共同的特点，就是要

人的智慧不单向外用，而回返到自家生命上来，使生

命成了智慧的，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。

西洋人至近代以来，学术虽很发达，可是都系智慧向

外用的结果。所谓智慧为役于生命，即系智慧单单成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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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生命的工具。中国最高学问与印度的最高学问，是让

智慧回到自己生命，使生命成立了智慧的生命。而普通

人的智慧都向外用，生命仍是蠢生命。智慧回头用在了

解自己，认识自己，自己有办法，此时生命不是蠢生命而

是智慧的生命。西洋人虽然会造飞机，上升天空；可是他

的生命是蠢的，所以制造无数飞机放炸弹，自己毁灭他自

己，自己对自己没办法。自己对自己没办法，则其他办法

都不是真办法。中国人对其他办法———征服自然一方

面———很不够，而回头认识他自己，了解自己，对自己有

办法，亦没作到好处；作到好处的只有少数圣贤，这是中

国人今天失败的原因。可是西洋人对于人类根本地方，

少所了解，少有办法，所以我断定他亦要失败。等到西洋

人失败的时候，中国文化的坠绪从新接续，慢慢再发挥光

大。孔子学说的价值，最后必有一天，一定为人类所发

现，为人类所公认，重光于世界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中西学术之不同
?

在我思想中的根本观念是“生命”、“自然”，看宇宙

是活的，一切以自然为宗。仿佛有点看重自然，不看重人

为。这个路数是中国的路数。中国两个重要学派———儒

家与道家，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。如《四书》上说

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”，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

万物育焉”，都是充分表现生命自然的意思。在儒家中，

尤其孟子所传的一派，更是这个路数。仿佛只要他本来

的，不想于此外更有什么。例如，发挥本性，尽量充实自

己原有的可能性等，都是如此。我曾有一个时期致力过

佛学，然后转到儒家。于初转入儒家，给我启发最大，使

我得门而入的，是明儒王心斋先生；他最称颂自然，我便

是由此而对儒家的意思有所理会。开始理会甚粗浅，但

无粗浅则不能入门。后来再与西洋思想印证，觉得最能

发挥尽致，使我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，其主要代表者

为柏格森。记得二十年前，余购读柏氏名著，读时甚慢，

当时尝有愿心，愿有从容时间尽读柏氏书，是为人生一大

乐事。柏氏说理最痛快、透彻、聪明。美国詹姆斯·杜威

与柏氏，虽非同一学派，但皆曾得力于生命观念，受生物

学影响，而后成其所学。苟细读杜氏书，自可发见其根本

 圆园世纪猿园年代初，在朝会上与同学们的一次谈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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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念之所在，即可知其说来说去者之为何。凡真学问家，

必皆有其根本观念，有其到处运用之方法，或到处运用的

眼光；否则便不足以称为学问家，特记诵之学耳！真学问

家在方法上，必有其独到处，不同学派即不同方法。在学

问上，结论并不很重要，犹之数学上算式列对，得数并不

很重要一样。

再则，对于我用思想作学问之有帮助者，厥为读医书

（我读医书与读佛书同样无师承）。医书所启发于我者

仍为生命。我对医学所明白的，就是明白了生命，知道生

病时要多靠自己，不要过信医生，药物的力量原是有限

的。简言之，恢复身体健康，须完全靠生命自己的力量，

别无外物可靠。外力仅可多少有一点帮助，药物如果有

灵，是因其恰好用得合适，把生命力开出来。如用之不

当，不唯不能开出生命力，反要妨碍生命的。用药不是好

就是坏，不好不坏者甚少，不好不坏不算药，仅等于喝水

而已。

中国儒家、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，是我思想所

从来之根柢。在医学上，我同样也可说两句有关于不同

学派或不同方法的话；中西医都是治病，其对象应是一

个。所以我最初曾想：“如果都只在一个对象上研究，虽

其见解说法不同，但总可发见有其相同相通处。”所以在

我未读医书前，常想沟通中西医学。不料及读后，始知这

观念不正确，中西医竟是无法可以沟通的。虽今人仍多

有欲沟通之者（如丁福保著《中西医通》，日人对此用功

夫者亦甚多）。但结果亦只是在枝节处，偶然发现中医

书上某句话合于科学，或发现某种药物经化验认为可用，

又或发见中医所用单方有效，可以来用等，然都不能算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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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沟通，因其是彻头彻尾不同的两套方法。单站在西医科

学的立场上，说中医某条是对了，这不能算是已融取了中

医的长处。若仅依西医的根本态度与方法，而零碎的东

拾西捡，那只能算是整理中医，给中医一点说明，并没有

把中医根本容纳进来。要把中医根本容纳进来确实不

行；那样，西医便须放弃其自己的根本方法，则又不成其

为西医了。所以，最后我是明白了沟通中西医为不可能。

如问我：中西医根本不同之点既在方法，将来是否永

为两套？我于此虽难作肯定的答复，但比较可相信的是，

最后是可以沟通的，不过须在较远的将来。较远到何时？

要在西医根本转变到可以接近或至沟通中医时。中医大

概不能转变，因其没有办法，不能说明自己，不能整理自

己，故不能进步，恐其只有这个样子了。只有待西医根本

方法转变，能与其接近，从西医来说明他，认识他。否则

中医将是打不倒也立不起来的。

说西医转变接近中医，仿佛是说西医失败，实则倒是

中医归了西医。因中医不能解释自己，认识自己，从人家

才得到解释认识，系统自然还是人家的。须在西医系统

扩大时才能容纳中医，这须有待于较远的将来。此将来

究有多远？依我看，必须待西医对生命有所悟，能以生命

作研究对象时；亦即现在西医研究的对象为身体而非生

命，再前进如对生命能更有了解认识时。依我观察，现在

西医对生命认识不足，实其大短。因其比较看人为各部

机关所合成，故其治病几与修理机器相近。中医还能算

是学问，和其还能站得住者，即在其彻头彻尾为一生命观

念，与西医恰好是两套。试举一例：我的第一个男孩，六

岁得病，迁延甚久，最后是肚子大，腹膜中有水，送入日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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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就医，主治大夫是专门研究儿科的医学博士，他说必

须水消腹小才好，这话当然不错。他遂用多方让水消，最

后果然水消腹小，他以为是病好了，不料出院不到二十分

钟即死去。这便是他只注意部分的肚子，而不注意整个

生命的明证。西医也切脉，但与中医切脉不同。中医切

脉，如人将死，一定知道，西医则否。中医切脉，是验生命

力量的盛衰，着意整个生命。西医则只注意部分机关，对

整个生命之变化消息，注意不够。中西医之不同，可以从

许多地方比较，此不过略示一例。再如眼睛有病，在西医

只说是眼睛有病，中医则说是整个身体失调。通俗的见

解是外科找西医，内科找中医，此见解虽不高明，但亦有

其来源。盖外科是比较偏于局部的，内科则是关于整个

生命。西医除对中毒一项，认为是全身之事外，其他任何

病症，皆必求其病灶，往往于死后剖视其病灶所在。将病

与症候分开，此方法原来是很精确的，但惜其失处即在于

局部观察。中医常是囫囵不分的，没有西医精确，如对咳

嗽吐血发烧等都看作病，其实这些只是病的症候，未能将

病与症候分开。普通中国医生，只知其当然，而不知其所

以然，只知道一些从古相传的方法；这在学理上说，当然

不够，但这些方法固亦有其学理上的根据。凡是学问，皆

有其根本方法与眼光，而不在乎得数，中医是有其根本方

法与眼光的，无奈普通医生只会用古人的得数，所以不能

算是学问。

大概中国种种学术———尤其医学与拳术———往深处

追求，都可发见其根本方法眼光是归根于道家。凡古代

名医都是神仙家之流，如葛洪、陶弘景、华佗等，他们不单

是有一些零碎的技巧法子，实是有其根本所在，仿佛如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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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子所说“技而近乎道矣”。他们技巧的根本所在，是能与

道相通。道者何？道即是宇宙的大生命，通乎道，即与宇

宙的大生命相通。在中西医学上的不同，实可以代表中

西一切学术的不同：西医是走科学的路，中医是走玄学的

路。科学之所以为科学，即在其站在静的地方去客观地

观察，他没有宇宙实体，只能立于外面来观察现象，故一

切皆化为静；最后将一切现象，都化为数学方式表示出

来，科学即是一切数学化。一切可以数学表示，便是一切

都纳入科学之时，这种一切静化数学化，是人类为要操纵

控制自然所必走的路子；但这仅是一种方法，而非真实。

真实是动的不可分的（整个一体的）。在科学中恰没有

此“动”，没有此“不可分”；所谓“动”，“整个一体不可

分”，“通宇宙生命为一体”等，全是不能用眼向外看，用

手向外摸，用耳向外听，乃至用心向外想所能得到的。反

是必须收视返听，向内用力而后可。本来生命是盲目的，

普通人的智慧，每为盲目的生命所用，故智慧亦每变为盲

目的，表现出有很大的机械性。但在中国与印度则恰不

然，他是要人智慧不向外用，而返用之于自己生命，使生

命成为智慧的，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。印度且不说，在中

国儒家道家都是如此。儒家之所谓圣人，就是最能了解

自己，使生命成为智慧的。普通人之所以异于圣人者，就

在于对自己不了解，对自己没办法，只往前盲目地机械地

生活，走到哪里是哪里。儒家所谓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，

便是表示生命已成功为智慧的，仿佛通体透明似的。

道家与儒家，本是同样地要求了解自己，其分别处，

在儒家是用全副力量求能了解自己的心理，如所谓反省

等。（此处不能细说，细说则必与现代心理学作一比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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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可明白，现代心理学最反对内省法，但内省法与反省不

同。）道家则是要求能了解自己的生理，其主要的功夫是

静坐，静坐就是收视返听，不用眼看耳听外面，而看听内

里———看听乃是譬喻，真意指了解认识。开始注意认识

的入手处在呼吸、血液循环、消化等，注意呼吸，使所有呼

吸处都能觉察出来。呼吸、血液循环、消化等，是不随意

肌的活动；关乎这些，人平常多不甘用心去管他，道家反

是将心跟着呼吸、血液循环、消化等去走，以求了解他。

譬如呼吸———通体（皮肤）都有呼吸，他都要求了解认

识，而后能慢慢地去操纵呼吸、血液循环。消化营养等也

全是如此，他都有一种细微而清楚的觉察。平常人不自

觉地活动着的地方，他都有一个觉察，这同样是将智慧返

用诸本身。于此才可以产生高明的医学。中国医学之根

本在此。高明医学家，大多是相传的神仙之流的原因亦

在此。神仙，我们虽然不曾见过，但据我推想，他可以有

其与平常人之不同处，不吃饭也许是可能的。他可以见

得远，听得细，闻人所未闻，见人所未见。蚂蚁走路声音

虽细，但总有声音当是可信的，以其———神仙———是静极

了，能听见蚂蚁走路，应亦是可能的。人的智慧真了不

起，用到哪里，则哪里的作用便特别发达，有为人所想像

不到的奇妙。

道家完全是以养生术为根本，中国拳术亦必与道家

相通，否则便不成其为拳术。这种养生术很接近玄学，或

可谓之为玄学的初步，或差不多就是玄学。所谓“差不

多”者，因这种收视返听，还不能算是内观；比较着向外，

可说是向内观，但其所观仍“是外而非内，似内仍为外”。

如所观察之呼吸、血液循环、消化等，仍非生命本体。人


